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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位
在
金
融
海
嘯
中
翻
了
跟
頭
的
朋
友
，
感
覺
股
市
房
市
泡

沫
太
多
，
靠
不
住
，
改
行
收
藏
現
當
代
書
家
墨
寶
，
以
為
這
些
精

神
產
品
可
傳
世
，
自
然
能
保
值
增
值
。
前
不
久
邀
諸
友
一
飽
眼
福

，
乍
見
錦
繡
琳
琅
，
不
乏
名
滿
京
華
的
名
家
之
作
，
價
以
尺
論
，

動
輒
千
金
。
但
筆
者
卻
憂
從
中
來
：
那
些
﹁墨
寶
﹂
的
看
點
僅
僅

是
筆
墨
技
巧
，
內
容
多
為
抄
錄
唐
詩
宋
詞
、
格
言
警
句
︱
︱
並
非

自
己
原
創
，
值
不
了
那
麼
多
錢
。

曾
幾
何
時
，
書
法
從
文
人
學
子
應
有
的
整
體
素
質
和
綜
合
能

力
中
﹁專
業
﹂
出
來
，
乃
至
出
現
了
大
批
職
業
﹁書
法
家
﹂
。
其

中
許
多
人
不
能
自
行
撰
文
，
只
好
打
起
﹁強
調
藝
術
功
能
﹂
的
旗

號
，
為
墨
趣
而
墨
趣
，
為
線
條
而
線
條
，
為
技
巧
而
技
巧
，
每
以

抄
錄
前
人
詩
詞
填
充
內
容
，
底
蘊
與
內
涵
漸
趨
枯
竭
，
幾
無
﹁字

外
功
夫
﹂
。
那
些
不
以
表
達
個
體
思
想
和
自
身
情
感
為
能
事
，
亦

無
文
獻
價
值
的
筆
墨
，
失
去
了
生
命
力
，
失
落
了
靈
魂
。
人
稱
行

屍
走
肉
。

筆
者
世
紀
初
即
撰
文
《
解
讀
文
人
字
》
，
呼
籲
不
要
忘
記
書

法
只
是
一
種
傳
情
達
意
的
載
體
和
手
段
，
只
有
更
多
地
和
原
創
內

容
相
匹
配
，
才
見
﹁靈
與
肉
﹂
的
合
璧
之
美
。
王
羲
之
的
《
蘭
亭

序
》
其
本
質
意
義
不
是
一
本
字
帖
，
而
是
一
篇
展
其
氣
度
、
託
其

情
思
、
見
其
襟
懷
的
序
文
手
稿
。
顏
真
卿
的
﹁天
下
第
二
行
書
﹂

《
祭
侄
文
稿
》
，
更
因
其
精
神
氣
節
反
映
於

翰
墨
，
才
能
夠
傳
世
不
朽
。
唐
人
孫
過
庭
的

《
書
譜
》
人
稱
﹁書
文
雙
絕
﹂
。
而
毛
澤
東

筆
下
那
些
龍
行
虎
躍
、
水
流
花
開
的
浪
漫
線

條
，
其
審
美
價
值
是
和
﹁毛
澤
東
詩
詞
﹂
融

為
一
體
的
。

蘇
門
四
學
士
之
一
的
黃
庭
堅
說
：
﹁學

問
文
章
之
氣
，
鬱
鬱
芊
芊
，
發
於
筆
墨
之
間

，
此
所
以
他
人
終
莫
能
及
耳
。
﹂
諸
多
傳
世

精
品
歷
經
百
代
猶
神
采
燦
然
，
無
不
是
文
章

氣
度
和
學
問
內
涵
作
底
蘊
的
結
果
。
真
悟
書

法
箇
中
三
昧
的
鑒
賞
大
家
，
亦
每
以
字
裡
行

間
有
否
﹁書
卷
氣
﹂
，
作
為
評
估
書
家
品
位

的
重
要
標
準
。
清
人
李
瑞
清
《
書
斷
》
云
：

﹁學
書
尤
貴
多
讀
書
，
讀
書
多
則
下
筆
自
雅

，
其
書
有
書
卷
氣
，
故
書
以
氣
味
為
第
一
。

﹂
其
言
外
之
意
，
就
是
判
定
唯
技
巧
而
技
巧

的
作
品
﹁等
而
下
之
﹂。

筆
者
近
日
賞
讀
北

京
圖
書
館
出
版
社
《
舊

墨
記
》
一
書
，
甚
以
為

其
所
收
近
現
代
學
人
信

札
、
文
稿
、
語
錄
等
墨

跡
更
可
收
藏
，
且
保
值

增
值
。
北
京
魯
迅
博
物

館
館
長
孫
鬱
在
序
言
裡
說
，
從
那
些
或
如
獨

白
，
或
如
傾
訴
的
手
澤
中
，
不
僅
能
嗅
出
作

者
的
心
性
，
連
精
神
色
澤
也
可
感
受
得
到
。

﹁因
為
那
幾
代
人
的
共
同
特
點
，
都
是
有
學

識
的
﹂
。
如
此
書
法
，
自
有
生
動
傳
神
的
靈

魂
﹁附
體
﹂
。
對
照
近
日
某
地
以
《
墨
舞
神

飛
》
為
題
︱
︱
靠
抄
錄
古
詩
句
舉
辦
的
全
國

草
書
名
家
邀
請
展
只
見
﹁墨
舞
﹂
而
不
見

﹁神
飛
﹂
，
似
不
可
同
日
而
語
。

當
然
，
現
代
社
會
電
腦
技
術
普
及
，
文

人
紛
紛
換
筆
，
書
法
的
記
錄
功
能
已
大
為
減

弱
，
但
這
並
不
是
書
法
家
放
棄
多
種
文
化
訓

練
和
綜
合
素
養
的
理
由
。

至
少
因
為
靠
翻
來
覆
去
抄
錄
詩
詞
格
言

去
撐
門
面
、
填
肚
子
的
書
法
藝
術
與
一
個
文

化
大
國
的
地
位
太
不
相
稱
，
以
至
會
成
為
文

化
史
上
的
笑
談
。

早
年
某
省
書
展
，
應
徵
作
品
中
唐
詩
佔
了
一
半
，
有
人
打
油

譏
之
，
﹁日
照
香
爐
生
紫
煙
，
一
行
白
鷺
上
青
天
，
喜
看
某
省
書

畫
展
，
李
白
杜
甫
掛
前
川
﹂
。
許
多
書
家
像
通
俗
歌
手
一
樣
，
備

有
一
兩
個
拿
手
保
留
節
目
，
每
逢
登
台
亮
上
一
把
，
想
來
不
會
有

太
大
出
息
。

即
便
不
從
文
化
內
涵
着
眼
，
現
代
書
法
的
﹁保
值
增
值
﹂
功

能
也
不
可
樂
觀
。
譬
如
被
﹁市
場
﹂
追
捧
的
書
家
，
往
往
是
一
些

耐
不
住
寂
寞
而
急
功
近
利
者
，
已
從
靠
書
法
謀
生
演
化
為
靠
書
法

暴
富
。
拍
賣
行
的
行
情
半
數
是
幕
後
﹁操
作
﹂
的
結
果
，
價
值
泡

沫
與
股
市
房
市
並
無
兩
樣
，
甚
而
過
之
。
而
業
界
流
行
的
以
書
法

家
所
在
﹁協
會
﹂
的
級
別
和
頭
銜
決
定
潤
格
的
價
值
判
斷
標
準
，

更
靠
不
住
。
因
為
那
些
支
撐
作
品
水
準
的
級
別
、
頭
銜
，
很
多
是

利
益
的
產
物
和
各
方
面
平
衡
的
結
果
，
與
官
場
無
異
。
這
與
傳
世

精
品
的
產
生
規
律
背
道
而
馳
，
審
美
事
業
與
投
機
產
業
風
馬
牛
不

相
及
。筆

者
一
次
於
筆
會
上
接
過
蘇
北
一
位
名
號
帶
﹁軒
﹂
的
書
家

名
片
，
用
摺
頁
形
式
印
滿
國
際
國
內
五
六
十
個
頭
銜
，
正
不
知
其

深
淺
。
但
見
那
書
家
下
筆
就
給
﹁子
曰
詩
云
﹂
的
﹁云
﹂
，
戴
上

了
雨
字
頭
，
贈
我
的
作
品
自
然
就
藏
之
不
雅
了
。

石獅市是我們閩南藝術之旅的
最後一站。該市位於閩南金三角的
南端，三面臨海，海岸線很長，是
古代海上絲綢之路的必經之地。據
說當地有一個古庵，庵旁一尊石獅
，頗有靈氣，被商賈認作路標，石

獅地名由此而來。
很久之前，我就聽到石獅的大名，知道它是與廣東

虎門、沙溪等齊名的服裝生產中心。到了石獅，更實地
感受到了它的勃勃生機。石獅多山岡、沙地，只適宜種
植花生、地瓜一類作物。以前由於生活困難，人們只好
遠走他鄉，到菲律賓等地謀生，這就造就了石獅僑鄉。
改革開放，這個面積僅一百六十平方公里、人口僅三十
萬的海隅小鎮富裕起來了，創造了GDP增長五十倍、
財政總收入增長一百倍的經濟奇跡。紡織服裝、港口運
輸和旅遊業三張王牌，讓石獅雄姿英發，威武無比。

我們訪問了市畫院。它擁有四十多位院士，五百平
方米的展廳，令人稱羨。

交流會上有兩位年輕人在座，攀談之下，得知一位
是農村青年，篆刻家，一位是書法家，畢業不久的大學
生，這也讓我驚訝。院長許天增是個國畫家，六十多歲
了，在網上開博客，辦畫展，推介自己的作品；他還有
五分鐘內畫成一個人物肖像的速寫本領，常應邀到公共
場所表演。有一位如此前衛的領頭人，畫院的興旺當在
必然。

連天來緊張的書畫藝術交流之後，團友們想到了放
鬆。而一位粉絲從三十公里外駕車前來求見，又讓團長
秦嶺雪眉開眼笑，心情大好。於是，他帶我們參觀獅文
化展覽，並到祥芝鎮、永寧鎮等處遊覽。

石獅市博物館的 「閩台獅文化專題陳列館」珍藏了
五百餘尊收集自閩南各地的 「獅子」，包括石雕、木雕

、根雕、磚雕、瓷器、陶器、紫砂、玉器、鐵器、書畫等。石獅的獅文
化極具地方特色，與台灣獅文化又有親緣關係，展覽因而顯得很有意義
。而這裡的獅子與廣東獅子同屬南獅，這又使我想起南海獅子，想起黃
飛鴻，想起家鄉的舞獅……

在祥芝鎮，我們參觀了一個新建的大型鄉鎮圖書館──萬祥圖書館
。這座圖書館佔地十五畝，建築面積六千平方米，由當地企業家、慈善
家蔡友平獨資捐建。以蔡友平為董事長的萬祥集團把董酒包了下來，總
經理熱情贈飲，讓我們在千里之外聞到了貴州的酒香。

在永寧鎮，參觀的是古老的城隍廟、姑嫂塔和新旅遊景點 「黃金海
岸」。城隍廟雕塑工藝精湛、神像羅漢、戲台及有關文物歷經 「文革」
劫難而保存完好，難能可貴。姑嫂塔包含着一個傳說故事：很久以前，
閩南天旱，莊稼顆粒無收，一位名叫海生的窮人無法繳交財主的田租，
被迫離別新婚的妻子和心愛的妹妹，遠走南洋，約定三年後回來還債。
窮哥哥往南洋後，姑嫂倆天天登上寶蓋山遠眺大海歸舟，盼望骨肉親人
回家團聚。轉眼三年已到，窮哥哥乘船回來，姑嫂倆在山上看到哥哥的
船已近海岸，誰知忽然颳起狂風下起暴雨，驚濤駭浪把窮哥哥乘坐的大
帆船打翻了。窮哥哥葬身大海，姑嫂倆喜盡悲來，縱身跳入大海……後
人為了紀念她們，就建起了這座姑嫂塔。還有一說，是姑嫂天天爬上山
頂張望，未見親人來歸。為望得更遠，她們每天搬一塊石頭，越疊越高
，終於成塔。望夫山、望夫石、望夫崖一類故事和景點，在海邊、僑鄉
版本很多，而石獅版本，也許是其中最悽婉動人的一個，難怪在當地畫
家筆下常常見到它的倩影。 （閩南春行散記之四）

「連小牛也不打架了
……」這是俄國小說家契訶
夫信中的一句話。不用說，
這是典型的契氏文體，看似
瞎扯八扯地搞笑，字裡行間
卻藏有深意。和契訶夫大量

書信不同，這封 「小牛不打架」的信是偉大作家
破天荒的首封求愛信。是不是太稀罕了？契訶夫
是要 「倒追」的，都是女方給他寫求愛信。當然
，出於女性的矜持，這些信都寫得頗曖昧。

契訶夫看透了曖昧中的溫馨，就以順水推舟
的曖昧來回覆，一來二去，弄得對方只好含恨放
棄。這招真夠狠的！所以，到後來，老天看不過
眼了。一八九九年，契訶夫也陷入單戀苦悶之中
。對方就是話劇《海鷗》的擔綱、德國血統的女
演員克尼碧爾。契訶夫對她一見鍾情，誇讚她漂
亮得 「令人嗓子有點癢」。後來，他給這位美人
寫去了 「小牛也不打架」的信。

在信裡，契訶夫仍不改玩笑風格，追問 「為
何固執地不來信？……嫁到高加索去了？嫁的是
誰？你若把我們忘了，這可不得了，多殘忍啊！
」他稱這兒 「新聞一點沒有，蒼蠅也沒有……什
麼都沒有，連小牛也不打架」等等。

如果說，愛契訶夫的女性寫求愛信因曖昧而
顯得令人同情，那麼契訶夫今天的求愛信則因詼
諧而讓人覺得可憐。契訶夫抱怨生活單調，但根
本不是什麼單調，而是他開始真正的戀愛了，這
是愛的苦悶滋味，是情慾鄉愁，是籠罩靈魂的蝕
骨鬱抑……在這封信裡，人們又聽到了《帶閣樓
的房子裡》裡的旋律，主人公想念善良美好的姑
娘米修斯，而且相信她在遠處某個地方，在也在
熱烈但無望地想念他、等待他。真是欲哭無淚。

契訶夫追求克尼碧爾，從一八九九年開口表
白，到一九○一年正式結婚，可說十分順利。但
是，不要忘了，三年後一九○四年七月，契訶夫
撒手人寰。說是生命誠可貴，愛情價更高，可是
，也得先活着啊……

不知不覺間，汶川地震已經過
去一年。在一周年之際的今天，曾
經面對電視畫面痛哭流涕、淚如泉
湧的每一位國人，內心難以平靜，
目光再一次回望那曾山崩地裂的地
方，為那曾失去的鮮活生命而感傷

，為那經歷劫波而生存下來的同胞祝福祈願。
這一年裡，遭遇噩夢的汶川，從未消失在國人的關

懷裡。人們一直從新聞報道裡，洞悉地震災區人們的生
活，牽掛着他們的生存狀況。

回望汶川，我們的內心千頭萬緒，有喜，亦有憂；
有感動，亦有憤怒。

回望汶川，我們的內心有喜。許多經受磨難的人已
經走出了地震的陰霾，堅強地生活着，在斷壁頹垣的廢
墟上振奮精神重建家園。一些因震致殘的人，面對現實
，不向命運屈服，笑對人生。我們在電視上看到了一張

張災區孩子的笑臉，像陽光一樣沐浴着我們的心情。隨
着一批又一批住宅的完工，許多人陸續搬離了簡易房或
帳篷，住進了新房。失去配偶的災民，重新組合建立新
的家庭；那些失去孩子的婦女，又重新受孕，有些已經
孕育出了寶貝，生命的希望在延續。

回望汶川，我們的內心亦有憂。由於重建任務之艱
，之巨，一年過去，仍然有一些災民不得不繼續住在簡
略的簡易房裡，翹首等待搬入新家。一年來，少數人難
以忍受地震帶來的心靈之痛，而自我了斷。地震災區的
人們，他們的心靈創傷難以磨滅，甚或將伴隨一生。災
區的重建之路，不僅僅是建設房屋，也需要治療人們內
心的傷疤。而對人們心理的 「重建」，將任重道遠。

回望汶川，我們的內心有感動。大地震曾激發出的
中華民族向心力與凝聚力，繼續散發着光芒。支援災區
重建的大軍，不辭辛苦，披星戴月，緊趕重建進程，以
期早日庇護災民。黨和政府，一直關懷支持着災區重建

，不惜重金投入，國家領導人還深入災區鼓舞災民建立
生活信心。民間的愛心繼續向災區匯聚，人道主義精神
在災區迸發，志願者的身影在災區奔波。地震災區，一
年來一直是國人最深的牽掛。

回望汶川，我們的內心亦有憤怒。地震災區的人們
不幸遭受災難，而一些不仁商人卻在他們的家園重建中
，趁機囤積居奇、哄抬價格。這不義之舉，乃千夫所指
。而在汶川地震一周年之際，眾多明星大腕雲集成都，
不知他們究竟是為了善舉還是作秀。不過，這些明星真
若有善心，其崇高情操應該用在實實在在的捐助行
動上。

汶川地震一年過去了。太陽每天升起，生活還在繼
續。回望汶川，我們應該珍惜來之不易的生命，敬畏生
命，善對生命。對於地震中經受噩夢的人們，我們這些
幸運的人，應用我們的真善美，去關愛他們，溫暖他們
，支持他們的家園重建。

世界一萬年，物換星移，滄
海桑田，不知幾多變化！天地之
間的演變，導引着人類的生活方
式，也推動着人文歷史的發展。

過往的歷史記載哥倫布首次
發現了美洲大陸。為了攫取印度

的財寶，他在西班牙國王的支持下率領了三船水手
，迷途中跨越了大西洋，於一四九二年十月抵達了
美洲新大陸。當時他不曾意識到登陸的荒涼地域是
美洲大陸，而以為就是企望的目的地印度。因此他
稱當地的土人為印度人Indians，音譯為印第安人。
這是他的一個錯誤，卻因而成為他流傳至今的歷史
功績。

我曾經讀過一本《華人發現美洲考》。該書的
作者從史實的考據中論證，美洲的土人，也即現在
的印第安人，是五千年前至四千二百餘年間來自黃
河下游和中國東北的大批移民。他們一部分取道白
令海峽，從亞洲東北部進入美洲的阿拉斯加，那時
的白令海峽還是陸地，連接着今天的亞美大陸；另
一部分從黃河下游，經過中國東北地區，朝鮮半島
，通過西伯利亞東部，取道伊留申群島，進入北美
洲的西北角。成群結隊的離開故土，奔向異鄉，是
因為他們所居住的地方洪水氾濫，使他們無法安全
地居住下去。

關於洪水氾濫的歷史夢魘是印第安人口傳神話
中的重要部分──洪水神話。而最有趣的是印第安
人群落中流傳着的洪水神話與中國歷史上關於洪水
的記載有十分相似的地方。所以與其說那是憑空虛
擬的神話，不如說是遠古世代相傳的一種記憶。

在印第安人古利族中有這樣一則流傳很廣的神
話，威賽吉劄建造了一個用樹枝編成的水閘，為的
是擒拿一隻海狸。

黃昏的時候，那海狸果然來了。他把利矛投向
海狸，沒有投中，那個海狸迅速逃去。次日清晨，
他又來到水閘邊。海狸為了報復，便使海水越漲越
高，淹沒了整個地區。威賽吉劄隨即製造了一張木
筏，作逃難用，許多獸類紛紛爬到他的木伐上。

十多日之後，洪水幾乎把整個大地都淹沒了。
威賽吉劄就派麝香鼠潛下水底，取些沙泥。以製造
一片陸地供人獸居住。因為積水太深，麝香鼠倦極
死去。又派蟾蜍下去，蟾蜍上來時也已筋疲力盡，
可是從它的口中發現一些海底的泥土。

威賽吉劄領導木筏上的人們，圍着鋪在木筏上
的泥土，歌舞念咒，那鋪在木筏上的泥土，竟然擴
展起來，變成一片大地。所以時至今日，許多印第
安人仍然有一個固執的觀念，大地是浮在大水之上
的。

而中國的歷史記載，古代黃河洪水為患，最慘
烈的共有兩次，第一次是五千年前，伏羲和女媧神
農的時候，共工氏大戰洪水氾濫；第二次是大約四
十三個世紀以前，堯帝舜帝和大禹王時代，黃河水
患，連綿不絕。

正是這一起起無休止的黃河氾濫，逼使沿河的
民眾離鄉背井，走上了不歸之路，成了美洲荒僻野
地的發現者和開拓者。可是他們自己也不曾知道荒
漠的異鄉是何方？

關於印第安人的傳說還有很多，五十年代，郭
沫若等學者曾提出殷人東渡美洲之說。

近年來，中國研究圖騰學的專家認為，西元前
十一世紀，周武王代紂，殷軍統帥攸侯喜等人過日
本渡扶桑，終於在秘魯、墨西哥海岸登陸，並仿照
故都殷地安陽建立家園。他們的推測試圖證明印第
安人是華人的後裔。

也曾有美國亞特蘭大大學華萊士教授的研究結
果表明，印第安人的脫氧核糖核酸（DNA）的基
因與亞洲人的基因是相同的。根據這位科學家提供
的基因佐證，印第安人應是中國人後裔。

又有蒙古的知名歷史學教授姜巴道爾吉認為，
亞洲人最先在約二萬五千年前到達美洲大陸，其中
一種可能是亞洲的狩獵者從當時還是陸地的白令海
峽進入美洲，另一種可能是經海路到達美洲大陸。
而他們是蒙古人。他的證據是：美國許多地名是源
自蒙古語。

從歷史學和人種學的角度，前輩學者和其他研
究者為我們提供了豐富的推測和猜想。這些成果引
起人們對於歷史無限的遐想。其實，不管印第安人
是不是我們同宗同族的兄弟姊妹，或是蒙古人，歷
史的考據已將兩塊被海洋隔絕的陸地聯繫在一起。
自然的力量是如此地威嚴與強大，無時不在改變着
人類的生存方式。

可以想像，印第安人離鄉背井，長途跋涉，
抵達遙遠的陌土，刀耕火種，艱難地生存下來。
似乎印證了只要堅持行進，就可以抵達安樂的土
地。

如今的印第安人部落有五百六十二個得到美國
聯邦政府的承認，他們擁有二十二點五萬平方公里
的領土面積，總人口超過二百萬。

加利福尼亞州附近的許多印第安人養牛場，
原先的主人牛仔們過着優游自在的生活，沉醉在
大自然的懷抱裡。可是，隨着城市的擴張，鄉村
逐漸地被吞噬。牛仔們在城市的擴展中越來越被
邊緣化了。他們坦陳，到下一代，以放牧為生的
牛仔職業終將消失。美洲大陸昔日的主人印第安
人又將面臨着周遭環境急劇變化帶來的生活方式的
重大改變。

為了永遠告別刀耕火種的原始落後生活，保護
區也開始發展高科技工業。他們請來著名設計師為
保護區內的工業園區進行具有印第安人特色風格的
設計和規劃，並希望吸引外來投資，以促進印第安
人保護區的經濟在今後幾十年內持續發展，同時保
護印第安人的文化。

近年來，科學家們預言：再過一百年，北極的
冰雪會因全球暖化效應而大片融化，海洋的面積會
增加，陸地會成片消失，現有的城市也會在天地的
變遷中發生戲劇性的變化。

星移斗轉，未來的變化難以預料。又不知會演
繹多少傳奇的人間故事。正如一首歌裡唱的：不是
我不明白，是這世界變化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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